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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几部蒙古文《西藏行纪》中有
关宗喀巴诞生圣地———塔尔寺的记载

青格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200080)

[内容提要]18世纪以来,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内外蒙古地区蒙古朝圣者写有几部蒙古文西藏游记,其中对于格

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塔尔寺的记载有早期的轻描淡写到后期的详细描述略有差异,这可能是蒙古人对于此地乃

至对此宗教派别的认识过程的反映。本文重点介绍了18—19世纪的几部蒙古文西藏游记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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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578年,阿拉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湖南恰卜恰寺会面,互封尊号,确立福田施主关

系,发布《佛法之法规》等,从此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开始在蒙古地区民众层面传播开来。但在蒙古地区

活跃着藏传佛教各派宣教人士,信奉萨迦派、宁玛派本尊和教法在蒙古上层仍然是主流。格鲁派虽与中

央蒙古的西部势力结盟而迅速崛起,但蒙古民众对其本尊和教法的认知仍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直到

17世纪中叶,固始汗与格鲁派联合之前,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贡苯香巴岭(塔尔寺)未能引起蒙古人太

多的关注。

17世纪初,四卫拉特联盟之土尔扈特部墨尔根铁穆讷(mergentemene)开通了进藏之路,是经哈密

至嘉峪关入青海柴达木,再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到达卫藏。这为后来固始汗进藏奠定了基础。1637
年,四卫拉特打败青海却图台吉势力,固始汗进藏扶持格鲁派,确立其在西藏宗派中的主导地位。原西

藏与外界的“黄金之道”被重新打开,格鲁派顺势向北亚迅速扩大,使蒙古地区上下阶层几乎清一色倾向

格鲁派,其本尊信仰和教法也得到宣传,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成为蒙古民众信奉的对象,贡苯香巴岭终成

为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圣地。从而形成了远自欧洲的卡尔梅克,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高

原之内外蒙古,西部准噶尔地区卫拉特,青海地区之德都蒙古等各个区域的蒙古民众前往朝拜宗喀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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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诞生地,再前往西藏朝拜大小昭寺释迦牟尼瑞像,聆听达赖班禅讲法的“朝圣之道”。
“朝圣之道”如同“丝绸之路”一样,自然包含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方面的丰富内容。但蒙古朝圣

民众是如何完成“朝圣之道”之巡礼的,很少有蒙古信徒自己观察记录它,更无特意去研究或详细著述

者,很长时间没有具体史料可循。不过也有例外,像布里亚特(buriyad)、卡尔梅克(qalimaγ)这些被纳

入欧洲人版图的蒙古地区,一是他们受到西方编纂游记文化影响,二是他们与朝圣之空间和时间之跨度

很大,存在实用朝圣指南的实际需要。所以,这些区域的少数朝圣者将个人行程和所见所闻以蒙古文追

记下来,形成《西藏行纪》。这些是真正意义上的朝圣者的西藏行纪,它忠实地反映了一般蒙古民众完成

“朝圣之道”之过程和状态,不同于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所谓探险家的考察活动和游记,是弥足珍贵的

历史文化资料。作为青藏高原第一站,宗喀巴大师诞生地———塔尔寺(贡苯),因其宗教圣地地位和中转

站的功能,在“朝圣之道”中的作用极其重要且十分特殊。一些《西藏行纪》包含了青海和藏区历史文化

丰富内容,其中也有对宗喀巴大师诞生地塔尔寺的描述,从中不仅可了解其历史状况,还可以了解蒙古

地区信徒对塔尔寺的认识过程以及朝圣行为模式的实际形态等等。

二、蒙古文《西藏行纪》与贡苯相关记载

目前发现的以蒙古文写成的青海蒙古及西藏行纪中,属于18—19世纪的,有布里亚特班智达堪布

咱雅于1741年撰《崇固勒部喇嘛班智达堪布咱雅西藏行纪》;布里亚特喇嘛罗布桑米吉德道尔吉撰《色
楞格部巴勒达尔寺喇嘛罗布桑米吉德道尔吉于1882年西藏行纪》;布里亚特人鲁德布拉布加撰《阿葛地

方会议管辖鲁德布拉布加于1884年西藏行记》;卡尔梅克人巴嘉氏于1896年撰《杜尔伯特部巴嘉氏西

藏行记》等。
到了20世纪有阿旺道尔吉耶夫于1921年撰自传《周游世界之趣聞》(delekei-yiergijübidügsen

domoγsonirqal-unbičigorosiba);伊·阿穆古朗于1926年撰《志向雪域———亲临柴达木蒙古》(časutu
-yinoron-ijorijučayidam-unmongγol-dusaγataγsan);阿拉善和硕特右翼王公密各瓦祺尔记录

于1937—1940年间的《游行记》(ayalal-untemdeglel)等等。另外还有布里亚特蒙古人崔·官布扎布

(崔比科夫)于1899年11月至1902年4月间对蒙古和西藏地区进行考察后用俄文写成的《佛教香客在

圣地西藏》(圣彼得堡、1919年版),也是一种详尽的西藏行纪。但由于官布扎布受俄罗斯政府严格的训

练后派遣至蒙古和西藏地区,完全运用现代手段进行的考察,与一般信徒的行为模式不同,所以应放在

西方探险家的考察活动当中去探讨。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涉及范围限定在18—19世纪的蒙古文《西藏行纪》。

1.布里亚特崇固勒(čongγol)部出生喇嘛咱雅丹巴达尔嘉(zay-adanbadarja,1711—1776),是推动

布里亚特藏传佛教早期发展的重要人物。他于18世纪30年代前往西藏学习,1741年回到故乡,在布

里亚特建立或完善藏传佛教寺院体系等,致力于佛教发展事业。后来1768年左右,因他人请求,他把西

藏的学习及旅行经历写成小册子,称《西藏行纪》。1764年他被俄罗斯政府任命为布里亚特第一任班智

达堪布喇嘛,因此他的旅行记也被称作《崇固勒部喇嘛班智达堪布咱雅西藏行纪》(čongγolobuγ-un
blam-abandidamkanbowajay-a-yintöbedγajar-ayabuγsan-udomoγ),对于后来朝圣者的影响

较大。①咱雅丹巴达尔嘉在《西藏行纪》中对于他在西藏的所见所闻有详细的记录,但对于青海及宗喀

巴诞生地却缺乏具体描述。他在前往西藏时称途径安多地区,观察到“佛寺、喇嘛众多。一座大寺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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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至两三千名喇嘛”等等,由此看来应该了解到了塔尔寺。但也不能排除未经塔尔寺,而通过拉布楞

寺再到德格地区,再由玉树南部前往西藏的可能性。他的返程是经过青海的,但不可思议的是对塔尔寺

也没做特别的描述,只包含在了安多十三座大寺院之中。咱雅丹巴达尔嘉在西藏的学习旅行时值雍正

朝末和乾隆朝初期,经过六世达赖喇嘛和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事件之后,青海西藏真正被纳入清朝政治

体系当中后不久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因受1723年青海罗卜藏丹津事件牵连,包括塔尔寺在内的许多名

寺被毁,大喇嘛被杀,遭受毁灭性打击。此时,虽出现恢复之势,但尚未走出低谷时期。这可能是,咱雅

丹巴达尔嘉往来西藏时未在青海停留,甚至避开塔尔寺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塔尔寺在北

方蒙古地区可能还未达到后来那样崇高的地位。所以,咱雅丹巴达尔嘉的回程经过了青海,但也未言及

塔尔寺之特殊性。
自北京向西行程三个月,到达安多地区。安多人并无给汉地皇帝缴纳税赋之事,但在汉地

皇帝之管辖之内。畜群不多,民众以面食为主。氏族众多,一氏族包含众多民众。信仰佛教。
酋长各自统辖其氏族。佛寺、喇嘛众多。一座大寺庙有一千至两三千名喇嘛。小的寺庙有三

四百或者五六百名喇嘛。佛殿都用砖瓦建成,一般人居住房屋则用泥土盖建。自安多行程三

个月,经无人区到达西藏人之边区。
自拉萨到这里(青海湖)有三个月的里程。自此以东有安多十三(大)寺院,即安多(人)和

汉人居住。这十三座寺院是,自西向东依次为,一、东科尔寺,二、达隆寺,三、赛柯寺,四、郭隆

寺,五、却藏寺,六、贡苯寺,七、拉卜楞寺,八、卓尼寺,九、玛尔庆合(白马寺),这九座寺院是向

东沿着道路建立的。自此向东南方向行进,至茸白扎西奇勒,而其间自汉地西境有东科尔城、
霍家城、西宁城、庄浪城、大通城。其间有噶拉珠乌兰木仁向东串流。再东是腾格里达坂,再东

是腾格里沙漠……

2.布里亚特色楞格(selenge)地区的巴勒达尔(baldar)寺建于1757年至1760年。该寺的喇嘛罗布

桑米吉德道尔吉(mijiddorji)于1882年8月开始启程游历内外蒙古、德格、康巴、卫藏、阿里、冈底斯山、
尼泊尔等地区,写西藏行纪,称《色楞格部巴勒达尔寺喇嘛罗布桑米吉德道尔吉于1882年西藏行纪》
(selenge-yinayimaγ-unbalderdačang-unlamalubsang-unmijiddorji-yin1882on-dubaraγun
töbedoron-ayabuγsanjam-unbičig)。①他是经过青海前往西藏的,对塔尔寺(贡苯)的描述虽然简

略,但宗喀巴与塔尔寺的关系,大金瓦殿的栴檀树状况,有关石狮子的历史传说以及寺院各扎仓,喇嘛之

民族构成、正月祈愿大会等法事活动、周边人文和自然环境以及一些主要活佛系统等等做了记载。虽然

描述十分简略,但对于塔尔寺的观察,可以说是多角度的,主要方面都有记载。
自此(西宁)用一天时间到了贡苯寺。从三眼井路至贡苯约有20日的路程。我自故乡到

贡苯用了三个月25日,在本年冬季的十二月初五到达贡苯。在那里朝拜了圣者宗喀巴之拉康

佛殿、金瓦佛殿等,朝拜持续至新年的到来。从贡苯向东北走2日的路程可到赛柯寺朝拜。这

里有几千名僧侣。又东北方向半天路程处有却藏寺,朝拜完之后回到了贡苯。羊年正月17日

启程前往朝圣目的地西昭(拉萨)。
贡苯寺有圣者宗喀巴降生之金瓦殿,据说殿内金银塔内长有万片叶子的栴檀树。在佛殿

的入口处有一株栴檀树的分枝,带有几个树杈的栴檀树,树叶及树皮上有经文,极为殊胜。另

外,此佛殿门口的白栴檀树有经文。佛殿的门外有两头石狮子,曾经有回回军侵入时,用吼叫

声驱散了他们,现在在金瓦殿门口。在这里,正月祈愿法会期间要供养 “莫隆然金巴之但却”。
大经堂集会之信号是敲打一巨鼓。这里集会的喇嘛有唐古特、贾噶尔(实指藏族)、蒙古等几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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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却日扎仓(法相院)、居巴扎仓(密宗院)、东科尔扎仓(时轮院)、曼巴扎仓(医学院)四大

法会场。
正月十五日自半夜开始准备大供养,聚集众多民众,进行朝拜和转转道,以十五供奉著称。

有乃琼却迥殿堂和诸隆布却迥殿堂。
寺院的北边不远处有鲁沙尔城。城里由汉人降老爷却迥神。此地的贾噶尔人(实指藏族)

习俗与汉人相似。贡苯寺坐落在东北走向的一山谷里。山谷岸边有大经堂、圣者金瓦殿。再

两侧是活佛大师们的房屋。此处的活佛大师众多,简言之有阿嘉活佛、香擦活佛、嘉雅活佛、米
纳活佛、法台活佛等等。彼地气候暖和,僧侣只着僧服。谷物庄家颇丰,燃料为柴禾和牛粪类。
我在这个寺院看到和经历的就是这些。

3.在布里亚特阿葛(aγu)地区出现藏传佛教寺院,比其他地区稍微晚一些。阿葛寺建于1811年,却
郭里(čüigül)寺建于1826年。但这些寺院发展迅速,很快成为整个布里亚特地区规模较大,体系完整

的重要寺院。这个地区各界人士之宗教意识也很强。有个叫鲁德布拉布加(lüdübjab)的人士,晚于色

楞格喇嘛罗布桑米吉德道尔吉两年出发,游历了西藏,之后写成游记,称《阿葛地方会议管辖鲁德布拉布

加于1884年西藏行记》(aγu-yindüm-a-yinmedel-ünlüdübrabja-a-yingegči1884on-du
töbed-ünoron-iyarayančilajuyabuqudaγanbičigsentemdeglel)。①他是到了安多地区后先到拉布

楞寺,再经过果洛地区前往西藏,而未经过塔尔寺。返程经过了青海,到了塔尔寺,还以塔尔寺为中心,
对于青海地区的佛教圣地做了简略的描述,特别是对于郭隆寺(佑宁寺)有些特别的了解,想必也是亲历

之缘故。
在汗妃河(qatunγool黄河)之南岸有汉地叫兰州的大城市,自此两天的路程处有叫河州

的回回大城。在此回回之地,有安多之拉布楞扎西奇勒寺。此寺有遍知一切嘉木样协巴圣者

以及诸多活佛圣人和三千多名僧侣。自此行程二十日之地属果洛克。又行程二十多天是德格

(sderdge)之地。此地有称“加纳玛尼”的刻有玛尼文的白色石头堆。
自拉萨往东(北)一个月的地方有当剌山口。来自低海拔的人或牲畜有可能患病,甚至死

亡。此山口到叫布尔汗布达之山口要走45日,都是平地,是无人管辖区。此山口走10天可到

达青海湖边,期间都是德都蒙古之地。自青海湖行程5日是至尊宗喀巴诞生之贡苯寺。此寺

生长着有文字的栴檀树,长有头发的米拉圣者(像)等众多殊胜本尊。此寺僧侣约有1000名。
自此往东半日之地有汉人之西宁城。此诚内有一尊众人膜拜的丹津却吉本尊珍贵佛像。自此

东北方向2日的地方有赛柯寺。寺内有众多珍贵本尊。自此半天之处有却藏寺。自此往南2
日之地是郭隆寺,有章嘉活佛和土观活佛居住处。离寺院不远处有修行处,有自印度飞来的白

色观音菩萨。也是在此山中有称作‘度母洞’的山洞。自此西南方向行程1日的地方有每时每

刻念出‘陀罗’‘陀罗’声音的度母佛。自此西北方向既是西宁城。自贡苯南1日之地有噶玛巴

若比朵吉的舍利塔,泉水自舍利塔涌出。自此南边4日之地有拉布楞扎西奇勒寺院群。

4.远在欧洲的卡尔梅克蒙古由土尔扈特(torγud)、和硕特(qošud)、杜尔伯特(dörbed)等卫拉特部

族构成。杜尔伯特部是由达赖太师于1673年带领至伏尔加(ijil/Волго)河流域。其中,游牧于伏尔加

格勒城(Волгоград)附近之小杜尔伯特(MaliyeDerbeti)镇的是,杜尔伯特大、中、小三部当中的小杜尔

伯特部落。早在17世纪中叶,四卫拉特信奉佛教之时,藏传佛教已在卡尔梅克蒙古中传播开来。到19
世纪后期,在小杜尔伯特部有个巴嘉的人士,其家族的宗教地位十分显赫,几代人担任了堪布职务。巴

嘉氏1864年出生,原名蒙克杰巴德玛(möngkeje-yinbadm-a),法名为罗桑希热布(lubsangsi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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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bzangshesrab),跟担任堪布的父亲和哥哥等大师学习佛法经典,达到较高水平,后来也担任了密承

法轮寺(gsangsngagschos′khorgling)堪布职务。在此之前,135年前的1756年,杜尔伯特部曾派代表

到西藏朝拜,回归时西藏地方政府特意授予了文书,希望勿间断联络,不断朝圣供奉等等。此文书传到

了巴嘉氏手中,于是,他就有了亲自实现杜尔伯特部再度朝圣的愿望。他的想法得到部落长官的有力支

持,给他提供了充足的费用。于是,于1891年7月自伏尔加河畔启程,向东横渡西伯利亚到达库伦,再
越过戈壁,经阿拉善、甘肃到达塔尔寺。自1891年12月29日至1892年3月24日,在塔尔寺休整近三

个月后启程,通过德都蒙古地区前往西藏。在西藏滞留近九个月后再经塔尔寺前往北京,经海路越过印

度洋、入地中海回到俄罗斯。两年后写成《卡尔梅克巴嘉氏西藏行纪》(baγ-adörbednutuγ-nbaja
baγs-yintöbedoron-duyabuγsanteüke),详细记载了历史三年的游历,为蒙古文《西藏行纪》中最为

详尽,内容极其丰富的作品。①他到达宗喀巴诞生地塔尔寺时正值1892年正月。《西藏行纪》将塔尔寺

与宗喀巴大师的殊胜关系交代之后,转而记载了正月的各项事务和宗教活动,如塔尔寺的衣食住行,经
济贸易,寺院组织、活佛达人的言行交流、相互关系,朝圣程序,还有建筑、度量衡、运输行情、相关历史传

说,附近地区相关寺庙等等,包括了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诸多信息,可以说无所不包容,是19世纪末,有
关蒙古朝圣者状况以及历史文化之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巴嘉氏对塔尔寺正月初一当天的活动、寺
内上下人员的交往、汉人“老爷却吉”降神、德都蒙古人称呼等等的记载十分有趣,史书记载中罕见,具有

很高的史料价值。
很明显,巴嘉氏的记载与早期的行纪记载在内容之丰富和深度上有着巨大差距。塔尔寺俨然成为

了朝圣道上的必定停留之港湾,而且具有了充分被供养的无上地位。因巴嘉氏已经充分吸收了当时蒙

古人对塔尔寺或宗喀巴大师以及格鲁派教法的认识,所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方乃至欧洲的卡尔梅卡

蒙古人对此圣地的认知度以及朝拜信奉之行为准则。这里不妨全文译出巴嘉氏这一段记载,供各方参

考。
据说该寺庙共3500名僧侣,唐古特人居多,蒙古僧人1000名左右。地处西宁河之南叫做

“嵩格讷特山口”(songginatu-yinaman)的小山深处。周围环山,有井,有泉水。此地草木甚

佳,建造房屋的土壤也极好。该寺庙的神圣之处是至尊宗喀巴诞生地生长的菩提树。据说菩

提树是自然显现有众多佛像及金色文字的一棵大树。树上立有一座大塔,塔上建有佛殿,为最

神圣之处。据称是双层结构,屋檐饰以镏金瓦,琉璃瓦墙壁,使用木材全部为柏木。入佛殿内,
既可看到大灵塔,因菩提树在大灵塔之内,自然看不到,塔亦无入口处。佛殿外入门之台阶旁

有一颗树,据称是菩提树的分枝,枝叶有金黄色的藏文字,其枝叶断不可折断,自行脱落时方能

取之。据称周边民众及上下朝圣者无不在此膜拜顶礼,无不接受菩提树沐浴礼者。我们也顶

礼膜拜,接受了沐浴礼,但落叶上并未看到文字。此佛殿座西朝东,大门针对大经堂。据称大

经堂能同时容纳全部3500名僧人,也是座西朝东。此两处主要佛殿及扎仓似乎都是座西朝东

而建。而其它众多建筑并无统一方向,只因地势而造,各有所属院子。夏东拉康(祈寿殿)朝正

南,其院内入口处的树枝也有藏文。
此地人称外蒙古为“道日都蒙古”,柴达木蒙古为“德都蒙古”。色多活佛是德都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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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龙年龙(正)月初一,因新年到来,僧侣们都在凌晨起床,开始参拜贡苯堪布喇嘛以

及诸位大喇嘛。因我们是初次到来,从未参拜过,故凌晨起参拜了20多个佛殿。日出初升时

分,僧侣都集于大经堂迎接新年,我们只走了转道。诵经会的僧侣均身着僧侣服。诵经会散场

后我们到贡苯堪布住处参拜,堪布赏赐了面包和果品。之后想拜见诸活佛,但由于人数众多,
只拜谒了米纳活佛、桑达活佛、格吉活佛、当彩活佛和卓尼活佛等五位活佛。这一整天是在做

顶礼祈祷和供养中度过的。这时期来自柴达木或上下蒙古的巡礼者尤为众多。本地的唐古特

人和汉人也很多,都在做顶礼供养。这些人也带各自的物品来出售,这可能也是人多的原因。
贫穷的乞丐也不在少数,还有叫做“回回”的伊斯兰教徒。

做了2—3日的顶礼供养之后,我们决定拜谒所住嘎尔瓦之主人色多活佛。该活佛有他自

己的小寺庙,现居住彼处,这新年没有到贡苯来。所谓“嘎尔瓦”是一喇嘛(活佛)之带有院子的

住处。这嘎尔瓦的喇嘛要去参见活佛,本月5日,我骑了匹马跟他一起前往。伙伴道尔吉留下

来照看住处。大概有30俄里,当日到达并参见了活佛。活佛问我来自何方,何时出发,经过哪

些地方等等。一一作答之后拿出雍尊堪布的信件,并禀报自己欲往西藏朝拜,但人生地不熟,
且听说拒绝外国人进入,若您能关照,许能实现到西藏朝拜的愿望等等一席话。尊敬的喇嘛

说:“我知道了。旅行者一般在马月(3月)末或者羊月(4月)初由此出发,你们就安心住在我们

嘎尔瓦等候。”然后给我们安排宿舍并以茶饭接待我们。这里是一处几间房子的一个小寺庙,
有30—40名僧侣。我们顶礼膜拜并做了一些布施供养,给活佛敬奉了哈达和一件袍衣的绸缎

料。当日就住在那里,第二天回到了贡苯。
这一路都有汉人居住,种了大片的庄家。8日至15日是进行叫做“巴日蒂”的祈愿法会。

在进行这特别法会期间,我们一直为大经堂和各个扎仓进行熬茶,对于一些特殊佛殿尽自己所

能进行了顶礼奉供。14日,有“擦木”跳神出演。15日,进行“十五之敬奉”。寺庙外制作燃灯、
装饰等,然后点燃进行供奉。参拜“十五之敬奉”的人比新年初一还要多。因外地人都在此时

来到贡苯相互会面,故其样子似乎都是匆忙赶到的。16日,致博格多库伦及故乡写了保平安

的信件。

17日,运送我们的阿拉善人要返回,我们将信件托付给了他。他又要从这里运送一批去

往博格多库伦的人。到博格多库伦的路程所收取运费为一头骆驼8两银子。贡苯和库伦之间

地方人都缴纳8两银子,而我们只交了一头骆驼6两银子,似乎预示着我们的行程将会很顺

利,为此不由自主暗自庆幸。
还在博格多库伦时,四子王旗堪布大师叮嘱我们:“若到了贡苯,有个‘老爷却吉’,是由汉

人降临的护法神。你们向他请示,若预言为吉祥,方可继续行程,若为凶险,务必停止前行”。
询问到“老爷却吉”的居处在鲁沙尔城,距离贡苯约3俄里,是座汉式风格的商业城镇。很想去

拜见请示,又怕受阻。但事关重大,不得已,叩拜祭供寺院诸神佛祖之后,决定去拜见一下。于

是,我们带一蒙古喇嘛,共三人前往请示授意。此老爷在一处小供佛屋间进行降神。有汉人父

子二人,父亲约60岁,儿子大约30岁。要给降神人500汉币,是为供奉守护神,叩拜祈求之费

用。我们交给500汉币,并禀报了前往西昭之愿望,请示道路之凶吉。对方说要祈求神灵,于

是,儿子穿戴请神时的陈旧缎装,戴一顶汉式黑色高帽,手持一仗长把手的梨花枪,面对神像,
盘坐于桌子之上。父亲在旁边手拿小钹,席地而坐,口中念念有词。我们站门外往里瞧情形。
老翁击钹念经约过二十分钟时儿子开始摇摆不定,险些掉落桌子。老翁放下钹,起身用汉语询

问。儿子似乎毫无反应,于是高声重复询问,最后的答复亦极其简约。之后渐渐恢复常态。年

轻人脱下神装,与父亲来到自己的房间。父亲告知我们神的旨意。根据神的旨意,朝圣之途无

所阻碍,但不宜久留。我们回住处时甚是欢喜。此汉人父子有妻儿,却是个穷苦人家。

18日,色多活佛之弟弟要去拜见活佛,我们捎了赐赋一部佛经的请求。自这18日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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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些来自蒙古地区的僧人,打听故乡的平安,亦为自己的行程寻求建议等,如此这般过了些

日子。
据称,离这贡苯6、7日的地方有叫做拉布楞的大寺院,寺院有位叫嘉木样协巴的活佛,僧

人也达3500人,另有诸多活佛云云。但需翻山越岭,道路较为艰险,因此放弃前往,决定在回

程时参拜。在安多地区最富盛名的两大寺院既是此贡苯和拉布楞二寺,而规模较小的寺院无

数。
此地购买食物比博格多库伦便宜。寺院边每天都有集市买卖。小生意以汉币进行兑换。

1两银子兑换5000汉币。若是大买卖,将以“称子”计量汉地铸造白银。所谓“称子”既是衡量

汉地银子之称的名称。重量之最小单位为“分”,10分为1“钱”,10“钱”为1两。11两与我俄

罗斯的1斤相当。一般情况下,先以钱币计算,然后将钱币换算为银两,以“称子”进行衡量之。
银子稍有瑕疵便不肯接受,很是让人为难。既是接受,其价值要打折扣。每天开市的大多为汉

人,也有少数回回。唐古特、蒙古众人以及西藏商人都是在民众聚集时来到此地。
蛇月(2月)7日,前往拜谒色多活佛的喇嘛回来通报称活佛将在13日驾临贡苯。也是在

每日朝拜之余打听行程路线等等,直至13日色多活佛乘骑驾临。我们叩见活佛,活佛言:“我

在考虑将你们托付给人负责,一同前往西藏,你们尽管准备好旅行所需食物和行囊。”
贡苯大小僧侣都拜见此活佛,活佛也朝拜自己的佛殿、参与法会,也拜见贡苯堪布为首的

元老级活佛等等,过了三天时间。16日起从早开始吟诵圣主喇嘛(宗喀巴)之松布木(全集)之

经文,共有150余人聆听。还有5、6位活佛也亲临法会。与早晨日出同时开始,午时一点左右

用膳,两点之前继续至日暮。每日按照这样的进度吟诵全部十九卷经文,共用十一个整天,在

第十二天,即27日上午结束。我们自始至终聆听,并敬奉钱物,给诵经喇嘛熬茶供养钱物,开

支共约150两银。因苏尼特夏茸喇嘛之提议,这天起吟诵《′jigsbyeddpa′bogcigpa′idbang
bshad》、《sgroldkarbstodpa》、《rigsgsumspyisgrub》等三部经典,我们也聆听之。所有这些

经典是都用藏文吟诵的。

29日结束。色多活佛在3月4日返回本寺。回去之前面谕我说:“有赛柯寺之夏鲁瓦活

佛将要前往西藏,我已写信嘱托带你们一同前往。询问他们何时启程,到时可一起启程。”于是

我前往赛柯寺拜见彼活佛。活佛甚是原意,看到色多活佛之信件,便叫我与他的商卓巴细谈启

程日期及汇合地点等,之后可返回贡苯等等。找到彼商卓巴商议此事,商卓巴却不愿带我们同

行。若如此不情愿,安能一同旅行。想法已定,便告辞返回。三人前往彼寺,途中歇一宿,回程

亦歇一宿。离贡苯约40俄里。
色多活佛听说此事后又给在贡苯的西藏喇嘛写了信。那位喇嘛自己今年不返西藏,但其

管家5、6藏人要回西藏。于是前往拜见那位活佛并禀告事由。彼活佛交代我们:“与我管家同

行吧,我会好好叮嘱他们。色多活佛也有来信,你们尽管准备你们的行装。”又去会面其返藏的

管家,当中有位名金巴的通晓蒙古语的格隆,曾去过很多蒙古地区,和他商议一同行程的事由。
看得出金巴也十分愿意。据称此处有拉萨哲蚌寺郭芒扎仓著名的智多活佛,智多活佛和色多

活佛年龄与我相仿,今年47岁。
此后,找我两想结伴同行的人多了起来。在外与陌生人同伴,若话不投机,将苦不堪言。

即使有十多位来询问者,都一一拒绝了。又一位来自喀尔喀赛音诺颜部塞伊德王旗的叫达格

巴坚巴者,此时也在贡苯,也想结伴同行,探询我等意愿。与他面谈,感觉人还老练。为了试

探,租来一匹马给他,遣往叫做新寺的小寺,察看骆驼买卖。从贡苯出发,当日既能到达,第二

天可返回贡苯,喇嘛一一做到了。听他其谈论骆驼状态及与商贾谈行情等情形后,决定以他为

伙伴。
于是,欲买托运行装至柴达木的骆驼,与达格巴坚巴外出,途中遇到柴达木(青海)王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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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苯朝圣和运羊毛到西宁的一帮人。说王诺颜也在,到贡苯后返回,若付费可送你们到柴达木

云云。于是放弃买骆驼念头,回到住处。有一位来自喀尔喀的19岁的年轻化缘僧,也在贡苯

朝圣,为了使唤于取水等杂务上,与他商量与我们伴行。与此二人商定的协议是:直到西藏须

服务于我们,其骑乘、吃宿等都由我们供给,其他无任何报酬。若途中患疾,或者不能使我们满

意时,可就地解除关系。
与青海王旗也商定:到柴达木边缘王旗境内都兰居住点为止,雇佣四头装载骆驼,与新伙

伴共骑四匹马,租金为装载骆驼一头付砖茶4个半,两个乘骑等同于一头装载骆驼。此时,在

贡苯一块茶叶是4钱的价格。我本人始终骑马,伙伴们可马和骆驼轮换乘骑。商定之后,柴达

木德都蒙古人众运送毛到西宁城,这期间我们整备食物行装等,待到23日他们带着坐骑返回

塔尔寺。
我们把一些回程所需行装和盘缠等共2箱寄存在了贡苯寺卓尼堪布活佛处,与他有了很

好的交情,所以寄存在了该喇嘛处。彼喇嘛是德都蒙古人,也是青海王旗喇嘛。这时间柴达木

僧院没有法会,喇嘛都要到贡苯参加法会。彼活佛谕令王诺颜等照顾好我等。色多活佛也特

意写信给诺颜,叮嘱关照事宜,所以认识了这位诺颜。

三、结束语

18—19世纪蒙古文《西藏行纪》,是一些珍贵的文献史料,其中包含了一些宗教史、编年史、人物传

记中不曾有过的史料信息。如蒙古地区的民众完成朝圣过程以及历史现状的具体描述,沿途人土风情、
历史地理信息等等,这些可以弥补其它史料之所欠缺。若果作者的观察与描述或者兴趣点,正好反映了

一个地区或者同一时代蒙古民众的宗教思想认识,那么这些《西藏行纪》对于历史地考察各地蒙古人对

藏传佛教认知过程亦具有重要意义。上述《西藏行纪》对于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贡苯(塔尔寺)的观

察和描述轻重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是“忽略———简略———丰富”的演变过程,这会不会是一般蒙古民众对

于格鲁派及其教法的认识过程的反映呢,值得去深入考察研究。

[责任编辑:那次克道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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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几部蒙古文《西藏行纪》中有关宗喀巴诞生圣地———塔尔寺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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